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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兩年，當代抽象藝術大師李
磊再次於香港舉辦個人展覽。獅語
畫廊將於本月27日起至9月9日展出
李磊近年多張畫作，以「小瘋狂」
為主題展現心物互融的精神境界。
李磊說：「重要的是讓心靈自由

起來。自由，你知道嗎？就是看上
去非常不真實的真實；就是沒有被
設定的靈魂；就是不扮演角色的那
個懶散的家伙。」即將展出的油畫
作品系列包括《瘋狂的水》、《極
深之處》、《天水來潮》及《秋水
一色》，共十三幅畫作，當中多以
水為重要元素。因為數千年來，古
今哲人對水賦予的價值相當豐富。
老子提出「上善若水」時指「因其
無有，故能入於無間。」蘇軾《前
赤壁賦》對天地「變」與「不變」

的領悟，靈感亦源於流水。
藝術家李磊梳理過中國傳統文化

哲理以及個人對人生和大自然的體
驗後，借鑒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手
法，以豪邁不羈的大筆繪出心中的
宇宙。融匯各種深刻領會於胸中，
最終返璞歸真，不囿於形式、物
象、符號甚至意義，拋開傳統和世
界給自己設定的角色，恣意地把心
靈的感觸透過色彩自由表達出來，
他說是「用藝術找回自己」。
李磊強調作品的力量，他的生命

體驗帶強烈的情感和衝擊，當他把
這些體驗灌注到畫布上時，線條和
顏色迸發的力量同樣深刻有力。藝
術是他自我修行的途徑，而畫作則
記錄他的精神歷練與自我解放的
進程。在獅語畫廊寬敞淨白的展覽

空間中，觀者可一睹藝術家狂放不
羈的思維創建的精神世界。

文：張夢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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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簡介
李磊現為上海中華藝術宮執行館長、

同濟大學客座教授。1996年起主要從事
中國抽象藝術創作和研究，創作有《禪
花》系列、《憶江南》系列、《醉湖》
系列、《海上花》系列、《龐貝的焰
火》系列等。李磊在中國北京、上海、
香港、美國紐約、德國法蘭克福、林
茨、荷蘭阿姆斯特丹、博克斯梅爾、比
利時布魯塞爾舉辦過個人畫展。

李磊曾經組織創設雙年度的「上海青
年美術大展」，並曾主持雙年度的「上
海雙年展」等大型美術活動。
已出版專集有《海上油畫名家—李

磊》、《中國當代藝術家畫傳—李
磊、詩意的抽象》、《今日中國當代藝
術家—李磊、樓高人遠天如水》、《
Li Lei — Chinese Abstractionist 》及
《李磊—海上花》。 ■■李磊李磊

■Autumn Colours 1
Acrylic on Canvas, 70 x 60 cm x 3, 2015

■■Tempestuous WatersTempestuous Waters 11
Acrylic on Canvas,Acrylic on Canvas, 180180 xx 150150
cm,cm, 20172017

自古以來，酒不僅是杯底瓊漿，更澆灌出一首又一首動人的詩詞，酒精中的朦朧世界從不是幻象，因為感官麻木內心卻異常澄澈，所有具

象不在，只留下一抹心緒。

甫於上周於本地畫廊Lucie Chang Fine Arts舉辦個展，吳松15件「瓶子」為主題的畫作，可看作是他來港21年的藝術面貌的抽象，一排

排形狀各異的酒瓶，在他模糊的視線中變得鬆軟隨意，不再是具象的容器，更是他內心情感的承載之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實習記者 鄭雲風

■吳松《四寶 273》2015年

■吳松《瓶子 345》2016年
■吳松《瓶子279》2014年（左）與《2014－6》
2014年（右）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吳松的瓶子其實是自我心境的照射吳松的瓶子其實是自我心境的照射。。

■■吳松來港吳松來港2121年年，，本是軍人出身本是軍人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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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流連酒吧、喜歡畫
酒瓶，便以為吳松工

作間一定是滿地玻璃瓶及顏
料，怎料到訪時卻是井然
有序，中央空間更是被一
張乒乓球桌佔據，平常喜
歡打打球，喝喝酒，曾是
軍人出身讓他「想亂也亂
不成」，不過他自言「是
一個比較隨意的人」，
記者採訪的當天，吳松
身穿粗織灰色毛衣和一
雙墨綠軍鞋，笑瞇瞇說他最不喜歡被人
管，也不喜歡管他人。

從軍人到藝術家
出生於海南大戶，當時父親的工作雖然
非關藝術，但家中卻有濃濃的藝術味道，
「70年代中國家庭重視藝術的還非常少，
我爸爸那時候特別鍾情盆景，造型、修剪
樣樣自己來。」耳濡目染下，對「美」自
然有了靈性，直到現在，這種影響令他在
作畫時，對形式的美感仍舊有特別高的
要求。
高中畢業後，他曾擔任廣州兩棲偵測
兵，之後提早退役，憑多年的積累考進
廣州美術學院版畫系，面對1992年畢業時
13個不同單位部門的分配選擇，他還是走
進了公務員的系統，不過最終脫離體制，
在回歸前一年來港謀生，還是因他「天生

愛遊蕩」。
香港的自由空間是飛在天上的想
像，現實卻是為了應付昂貴租金，
他不得不到大學教授短期課程，或
是在畫室教小童畫畫，「這對於嚴
肅的藝術家來說是在浪費時間，你

沒辦法沉下心來鑽研自己的
創作，本質上是不斷的用

勞作換生活。」是故最後決定放
棄教授多達200名學生，繼續兩袖清風做回
「個體人」，專心只畫畫。

油畫裡的中國式散懷
蘇軾曾寫下名詞《水調歌頭》，首句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表達思念
親人之情，吳松初初到港面對生活之艱，
常以酒解憂，「酒吧裡廣東話英文一概聽
不懂，不過大家可以一起醉。」不過，一
壺解憂酒，亦給了他創作的靈感，早期作
品裡的花、酒吧女郎、放酒的桌子，都是
他心緒的幻化，慢慢地，這些具象的邊界
脫落，桌子及椅子不見了，最後剩下酒瓶
的形狀，借其符號表達自己的心性，在畫
家作品完成的一剎，「其實它已不是酒
瓶」。
吳松的瓶子有些三三兩兩，有些成批地

排列，有些色彩耀眼，有些則很感傷，被
抽象描繪的瓶子如人體般大小佇立在畫面
中，依從線條的變化被灌注出不同的生
命狀態。不同於西畫相對硬邦邦的線條，
吳氏酒瓶的線條柔媚本身就會「說話」，
不喜歡銳利的處理，卻偏愛這種水墨畫方
式的線條，雖然是油畫，但是用線條說
話，卻是東方式的水墨塑造，「我畫畫的
時候，通常是以一種情緒為前提的，畫畫
對我來說，其實是情緒的抒發。」以創作
抒情意，不正是只屬於東方水墨裡的文人
式散懷？
酒瓶作為主題被選取的初衷除了來自畫

者內心的表達，更作為是畫家衝破
以往創作制式技法的媒介，早年在
廣州美院受過嚴苛學院技法訓練，
固定的繪畫技法限制了畫家看世界
的方式，「我以前的畫有很濃重的
美術學院的訓練殘留。這是一種很麻
煩的處境，因為美院的教學體系既讓
你掌握了一整套繪畫技巧，又讓你揮
之不去，這如同一個觀察上的陷阱，
以至於當你一睜開眼睛，你就不由自
主地陷入那個可怕的專業陷阱裡」。

畫畫是一種情緒
他笑言看畫的人，懂的便懂，不懂

也不需要解釋，「因為沒有意義，藝術像
愛情，是說不清楚的。」一位收藏家，每
年都會購買畫作，「他說他每次都好像看
到新靈感，帶來滿足感，甚至想跳進畫中
看個究竟。朋友曾問他，你看得懂嗎？他
回答：就是看不懂才買。」對吳松而言，
作品充滿他的思想和感情，特別是以前
對酒瓶發呆的日子。
說自己畫時不會預先構想初稿，全憑自

己的情緒創作，是因為不希望限制自身的
發揮及創造力。他作畫時間有長有短，由
半年到一年，甚至是十年不等，從起初直
至結束會不停修改、覆蓋，「畫好的瓶
子，可能第二天就會因為某種情緒，把它
蓋了再畫成另一個樣子。」問及未來創作
方向，他搖搖手，連說不定，「想畫什麼
便畫什麼」。

兩地藝術面貌大不同
吳松直言來港這21年，自己甚少與本地

藝術家打交道，也從不加入任何一個所謂
的「藝術協會」，只希望做好自己。「其
實協會、沙龍都是抄襲上個世紀的西方藝
壇，現在西方人也不搞這一套了。而且很
多藝術家不專注自我發展卻一心依附協
會，協會之間也會相互攻擊爭奪政府資
源。」他形容「香港沒有根」，加上地理
範圍所限，令藝術家缺少廣闊的格局和氣
度，面貌也因此慢慢自我收縮。他認為

「香港藝術家」，要
形成特殊創作精神，
並非是在題材選取
上集體畫香港中銀
大樓或天星小輪，
而是應該畫出香港
式的內心情緒，
「是一種精神的表
達，而不是一味
追求內容。」
回憶從80年代

開始，香港本地
西洋藝術多是參
照西方某些藝術
風格演變，吳松
指出，香港畫
家並沒有形成
自己的風格，
而現時大部分
藏家對藝術都
有很深的研究
與見解，再者
內地經濟起
飛，加上內
地藝術家本
身訓練基礎
深厚、視域
和 胸 懷 寬
廣，令愈

來愈多內地畫家走到
國際的視野中，是故
香港畫家國際缺席，
對藏家亦無甚吸引力，
「讓他們很失落」。不
過，他指內地亦有風格
相似的問題，因為內地
沿用師徒授業，「徒弟
也很難跳出師父的影
子。」

港欠藝術學院
以往投身藝術行業，總

被人挖苦為「乞食」，他
感嘆香港欠缺藝術學院，
很難培養出一定數量的專
業藝術人才。相反中國自
1949年開始培養職業藝術
家，更有多間專業藝術院校
每年為社會輸送藝術新人，
至今粗略估計人數達 1000
萬，比全港人口還多，「就
算當中的有人能力高、有人
低，但起碼有一個龐大的基
數。」
雖如此，身為全職藝術家多

年，他坦言還是很適合自己的
一條路，說無論收入如何，都
會一直堅持畫，因為是自己想
做的事。吳松的畫作被多間美

術館收藏，包括廣州美術學院美術館、中
國美術館、香港文化博物館、神州博物館
等，入選畫展及展覽亦多近30個。問到如
今有較多自由支配時間，會否開班授徒，
他搖搖頭說不會再考慮，只希望做好自己
的本分工作，不希望分心。在漫長孤獨的
藝術路上，灑脫放棄安穩承諾，才能一心
一意朝最適合的方向走，在半醉半醒間，
吳松說，自己會一直努力尋找那個最能代
表自己的符號。而始終酒瓶這個盛酒的容
器始終是他內心世界的代表。


